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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岁越长越觉着冬天的可
怕。这可怕不是来自田野的荒
凉，也不是来自岁末将至，而是
来自生命凋零的猝不及防。

以前，大人们总是提醒孩子，
大冬这一天要小心一点，尽量少
出门。据说，这一天鬼神是要出
来拿人的。大人说得认真，孩子
却并不当回事。谁撞见过鬼呢？
装神弄鬼的人倒是见过几个，神
神叨叨的，可笑得很。大人们还
不让笑，仿佛一笑，鬼神就要从那
些装神弄鬼的人的口中、手心或
者身后集体冒出来似的。果真那
样，确实挺吓人的。可长这么大，
我还没有亲眼目睹过。

我九十三岁的奶奶皮包骨
头，吃得很少，前年大雪天摔倒
骨折动了手术后就更懒得出门
了，一天到晚以躺在床上为主。
我去年大冬回去，她跟我说，晚
上屋里到处是人，那些小人从天
花板的电线里出来，挂在吊扇的

扇叶子上，跳到橱柜和梳妆台
上，藏进床肚里，叽叽喳喳地闹
个不停。她边说边指给我看，绘
声绘色的，凹陷下去的眼睛睁得
很大很深。我确信是奶奶觉睡多
了，产生了幻觉。但她的垂垂老
矣，却是不争的事实。看着老家
猪圈旁梨树上仅存的两三片黄褐
色的叶子有气无力地垂着，我就
觉着不放心。谁知道它们会被哪
一阵风吹落呢？父亲告诉我，大
庄上的某个老头或者老太最近去
世了。我看着年迈的奶奶，想着
父亲的话，心里慌慌的。

有些人还没有老就故去了，
有些人还没有过上好日子就死
了，有些人那么热爱生活，生活
却无情地将他们抛弃了。三石
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直到我
写这篇文章，我还是没有勇气直
呼其名，或者是因为我还有顾虑
吧。但三石应该知道我写的就
是他，我曾经当面叫过他三石

的。他是当代落魄文人，一辈子
穷困潦倒，一辈子以书为伴，一
辈子热情拥抱知识和文学，一辈
子要将自己微不足道的惊喜和
发现拿出来与朋友们分享。我
现在还记得，他蹬着旧自行车到
我原来单位的情形，那是一个大
热天，他满头是汗，这些汗水从
他浓密的头发上和胡须间蹦跳
出来，直接跌到他的身上和他身
下的地上。他用缠在手腕上的
毛巾抹了一下脸，也就一下，之
后就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跟我
说起话来了。他说话响亮又用
力，仿佛一位认真负责的打夯
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认
真听他说，好意思吗？

他不光当面跟我滔滔不绝，
还电话里跟我说个不停。他说
的内容很多，在报纸上看到我的
一篇文章他说读后感，他刚刚写
了诗词或者散文发到了某某论
坛上让我看一下，他说某某某写

得很好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见，他
还会告诉我最近看到了一本什
么好书准备带给我看，更加令他
喜悦的是他最近发现了一个发
家致富的好门路，并且可以带我
一道发财，譬如我们可以共同办
个培训班，他教书法我教写作，
甚至他连教学地点和广告词都
想好了。后来我了解到，他不光
跟我一个人这样，他跟其他文友
也是如此。反正他总是火热的，
尽管生活很艰难。有人跟我讲
了一些关于他的故事，有肯定他
的，也有不怎么肯定他的。比如
说吧，有人搞了一个为他捐款的
活动，只要他上个台就行了，他
本来说得好好的，可到底还是没
有到现场，所以那件好心的事情
只能泡汤了。说到底，他还是丢
不下文人的自尊和面子。一个
曾经帮助他找工作的同志告诉
我，他爱诗爱盆景园艺应该很热
爱生活。我说，他还爱书法爱戴

兰芬爱当过教师的母亲和自己
的妻儿。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
去年深冬时节永远地离开了我
们。许多诗友用诗词悼念他，我
也为他写了一首诗。我写着写
着，就又想起了他在某小区的建
筑工地当门卫的情形。那是大夏
天的晚上，许多人在街道上散步，
他穿着拖鞋来给我开门，黑狗跑
在他的前面。他的老母亲在厨房
里忙着什么，有光亮从厨房里透
出来，并不璀璨，但特别温暖。

我还想起了某个下午夕阳
还挂在天上，他领我到他西门家
里的平台上看他培育的盆景，大
约有二十来盆，虽然造型各异，
但并不令我震撼，而他却对它们
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说不久的将
来就可以到扬州的园艺市场卖
个好价钱。夕阳照进他厚厚的
镜片里，将他渴望的眼睛照成了
朝阳，蓬勃且有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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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泡冻米
“吃点好多了吧，加个卤鸡

蛋就好了。”除夕夜，母亲查看我
泡冻米的碗，欣慰地笑了。

除夕，包括姐、姐夫、外甥
女、外甥女婿，我们家九人欢
聚。我素不喜酒，高兴，便沾了
些，饭自是少吃。母亲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等下再搞点么东
西吃吃。”

春晚开始，我在客厅盯电
视，母亲悄来。“煮碗饺子?”母亲
轻言细语。“吃不下。”我回答干
脆。母亲悻悻走了，望其背影，
想起多年前旧事。高中时，我在
县城住校，母亲偶送菜。一次，
她送粉蒸肉。也不知她由何认
定，反正我就是好那口，于是凉
了，她也催我吃下。她笑了，我
却闹了肚子。我因此认定，母爱
慈祥却又是固执的。

母亲又来，我正看潘长江、
葛优、蔡明的小品。节目大致是
说，老人痴迷保健品，不惜钱
财。他们执着于健康，母亲正执

着于让我吃饱，“你不吃，我就是
放不了心。”我依然没顺其意。

“这伢！”母亲嘟哝一句走了。
看着春晚，眼前却浮现母亲

的鸡蛋骨头汤面。每有机会，母
亲都会露这一手。骨头是煨过
多时的，肉稀烂，厚厚一层铺在
搪瓷缸底，中间的面反倒不多，
上面是三四个煎蛋。唯有这样，
母亲才会认为我不会挨饿。对
我如今的“小肚鸡肠”，她觉得不
可理喻。所以当我不得不剩时，
她又会嘟哝一句“这伢！”

母亲是第三次来了，语气有
些乞求，“吃点啊。”知道她不会
善罢甘休，我其实已在心里默
许。母亲高兴地去了厨房，一会
儿端来一搪瓷缸泡冻米。冻米
是事先炒好的，放在铁皮桶里，
吃时加些猪油、盐，用开水一泡
即可。不一会儿，她又端来腌菜
豆、豆腐乳，搁在茶几上。看着
我吃，她笑，“吃点，总好些吧。”

孝顺，顺有时也是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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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夜，雨打窗前芭蕉，溅起的
水珠嘀嗒着湿漉漉的清冷。肆意
的寒气像一张撒开的网，从肌肤，
到脚底，再到腰身，直至发梢，将
整个人丝丝缝缝地笼着。双手冻
得没了知觉，无奈何，拿起的箫又
放下，曲调未成，心绪难平。那段
时光，那天晚上，才下眉头，又上
心头……

去小镇参加省中青年作家研
修班培训学习，是初冬最美的行
走。紫荆花小镇位于六安市郊
区，远离城市的繁华，亦无车马喧
嚣，真真切切应了陶公笔下闲适
悠然的“心远地自偏”。研习于此
地，想必主办方省文学院的意愿
明然，远离尘嚣，守住孤独，让内
心抵达真正的“地远心自偏”。只
是名不副实，整个小镇走了几圈

下来，也没寻得半朵紫荆花，倒是
菊花成了绝对的主角。厅堂前，
曲桥下，池塘边，假山旁，盆栽的
菊花随处可见，大小不同，颜色各
异，一簇簇，一团团，一排排，它们
别在初冬的衣襟上，含情，温婉。
最为惊艳的，是平日里不曾见过
的绿菊，一大朵，一大朵，翠滴滴
的绿，娇艳艳的羞，小鸟依人般偎
在群芳之中，定格在文友的镜头
里。

报到当天，和同伴拖着庞大
而沉重的行李箱，下高铁，上天
桥，跌跌撞撞，一路上和时间赛
跑，终于赶上第一趟班车。落
座，擦汗，这才注意到身边的同
座美女，端庄，典雅，眉宇间散发
的盈盈笑意，瞬间拉近了距离。
彼此话语不密，却是春风般温

润。也因此，她成了我研修班里
认识最早的同学，巧的是，我们
又同在一组。每每提及，相视一
笑，欢喜于心。承，我的同室女
友，报到当天，几经换房风波，最
终回到原点与我共居一室。安
顿 以 后 ，我 打趣道：“缘分天注
定。”来自青阳的她说起话来清脆
悦耳，有着淡淡的黄梅戏味儿。
却又性格耿直，说话率真。同室
的文友们几乎都是成双成对出
入，我和她同行的机会不多，出门
前，吃饭时，下课后，我寻找的目
光时常落了空。心里的疑团被解
开，是在看着她一次次，陪着因家
庭变故而郁郁寡欢的老乡散步
后。进而对她的好感更深了一
层。未见其人，先闻笑声的是她，
来自蚌埠的佳，梳着美丽的麻花
辫，爱穿民族风浓郁的红花棉
袄。性格活泼开朗，全组乃至全
班学员里，数她的笑声和歌声最
有感染力，充满魔力，歌声里流
淌的，笑声里传递的，无不是她
的快乐，她的感性，她的善良。
声音轻细温软的华，来自铜都，
黄色的长卷发，配着精致的妆
容，得体的穿着，说起话来低语

细声，糯糯的甜，软软的绵，是我
眼中的第三位美女，优雅风情，
婀娜多姿。朝朝与暮暮，被她迷
人的微笑包围着，感染着。

称我们为五朵金花的，是组
里的男生们。酒后的道明一改寻
常的严肃、深沉，忙着烧水，泡茶，
给牌兴正酣的同学们一一送上，
还给对门的我们每人泡上一杯，
体贴地端来。红茶一杯暖，袅袅
的热气沁心入脾，逼去心底的寒
气，温暖着夜色苍茫。来自庄子
故里亳州的他说话不紧不慢，幽
默风趣，从医十年，一朝放弃，只
因在人群中多看了文学一眼，从
此与之执手。称之刘郎，是我的
原创，刘郎中的简称嘛。当然，从
未当面喊过。晚饭后，串门片刻，
欲返回屋，正在打牌的他突然问
道：“还回来不？”见我不解其意，
傻傻地愣住，他慢悠悠地说：“不
是嗓子难受吗？拿一包菊花去
泡。”那一刻，我感动得无以言
表。和她们闲聊时的无心一说，
被他有心记得。从此以后，我愿
意去相信，相信这薄情的世界里，
心怀美好，温暖前行，既暖人，又
暖己，可以更加深情地活着。早

闻其名，不识其人的是董改正。
此行之前，他的作品我读过不少，
杂志、网络上时有遇见。见到他
的瞬间，我有点儿恍惚，和想象中
的完全不一样，寡言，老成。好在
几天相处下来，慢慢看到他的更
多面：勤奋，真诚，有趣。相比之
下，建军是组里的“另类”。待人
热忱，性格外放。喜欢插科打
诨，大伙儿拿他的“花边新闻”善
意开玩笑，他哈哈一笑，毫不介
意。读着他的诗文，我隐隐觉
得，文字里一定住着我们看不到
的另一个他。我的同桌来自阜
阳。强子，光头强，都是我们对
他的昵称。有几次，上课铃响，
他不知去向，素来爱操心的我急
得不停张望，躲过班主任问询的
目光。当身影出现在门口时，我
心头的石头才落了地。急得美
女组长笑称他“真是个让人操心
的孩子。”不过，看他落座后专注
听课，认真笔记，瞬间又恢复了
可爱的模样。组里最年长的是
邵书记。他是大器晚成，退休后
才真正开始写作，并一发不可
收。小说，散文都有涉猎。新近
出版的散文集装帧精美，文字有

质感。尤为惊叹的是，书里所有
精美的配图全是他自己拍摄。
看着他那张背 着 相 机 ，目 光 坚
定、意气风发的照片，我不禁掩
卷而思，有所乐，有所为，这样
的老去，何所畏惧？组里最小
的非玉琪莫属。初相见，俊秀、
寡言的他静坐一隅，恰遇我这
个低温、慢热之人，因此交流微
乎其微。让我真正感受到他冷
冷外表下藏着的那颗真诚、热
烈、重情、温暖之心时，是在结
业前夕的文艺联欢会上……

寻常日子里，吹箫是我和自
己独处的特别方式。小镇八日也
不例外。夜幕低垂，推开通向阳
台的落地玻璃门，徐徐的晚风拂
过，轻薄的白色窗纱悠悠飘起，每
每此时，不由地拿起箫，向阳台走
去。远远望去，无边无际的黑夜
笼罩着空旷寂静的大地，深秋初
冬的原野，三两只秋虫时而呢喃
细语，时而唱着高调。一株高过
阳台的芭蕉长得丰茂，紧紧贴着
栏杆，碧绿而宽大的叶子在晚风
中轻轻摇曳。低沉婉转的箫声在
静寂的夜空响起，秋虫开始沉默，
园区里三三两两散步的文友停下
了脚步，楼上的，隔壁的窗户次第
推开……我知道，触动他们内心
深处的，是箫的独特声音，曲的情
深意长，远非我平平的技艺。所
以，得知推选我代表小组参加联
欢会时，忐忑多时。可是他们信
任的目光，鼓励的话语，像一颗颗
火苗，燃起了我的自信。然而，然
而，练习了一百遍的微笑，练习了
一千遍的曲目，练习了一万遍的

镇定，在热心的鸿惟支好话筒架
的片刻，在所有目光聚焦的瞬间，
轰然崩塌……

未成曲调，唯有泪千行。蜷
缩着颤抖的身体，躲在后台一隅，
眼泪像决堤的海。亲爱的他们，
一个一个地来了，紧紧抱着我，擦
拭着泪水，或轻轻地拍着肩膀。
突然，双手被轻轻握住，一股暖意
流遍全身。抬起头来一看，是玉
琪，他一边握着我冰凉的双手，
一边低声安慰。感受到他的温暖
和真诚却是以这样的方式，越想，
泪越止不住地往下流。彼时的
我，什么都听不进去，又什么都听
了进去。整个我的人，整个我的
心，虚脱，空荡，抽离。夜色中，寒
意渐浓，亲爱的她们，陪着我在小
镇里一圈圈走。佳挽着我的胳
膊，一遍遍唱着歌。华，承，玲不
离不弃，伴我左右。勇循声而来，
轻轻搭着我的肩膀，分享着他自
己的经历，轻描淡写的背后，是细
心体贴的安慰，更是云淡风轻的
豁然。渐渐地，我停止了哭泣。
夜深人静，小镇笼在蒙蒙的烟雨
中，她们，还有他们，陪着我在夜
风中受冻，我无语凝噎，纵有千言
万语，却说不出口，化作了紧紧相
拥。情深义重无以回报，爱是世
间最暖的解药。

落笔之际，已是己亥新年，草
渐生，风渐暖，春天的脚步渐行渐
近，当时曲终人已散，彼情彼景成
追忆。好在，曲终，人散，是新的
开始。在通向春天的路上，一朝遇
见，便是永远。一念花开时，今生情
可鉴。

确认过眼神

梅花枝头春意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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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气息渐近，喜
爱户外活动的人们在着急
地寻找春天的影子。卖花
渔村，带着诗意的小村庄，
漫山遍野已盛开着灿烂的
梅 花 。 红 梅 吐 艳 香 味 扑
面，绿梅绽放争奇斗艳，腊
梅金黄透亮璀璨如星，庭
院 里 的 徽 派 盆 景 婀 娜 多
姿，迎接着八方来客。

渴望春天的人们追逐
着春的脚步纷至踏来，活
力四射的驴友们在山间小
道矫健骑行，银发老人在
梅园中神采奕奕拍照，成
群的孩子在花园里欢快地
玩耍……

走在村中小道上，形
态各异的罗汉松、梅桩盆
景处处可见，让游客不知
不 觉“ 迷 ”了 方 向 。 卖 花
渔村的村民热情好客，把
自 家 的 精 品 盆 景 摆 在 最
显眼处，以最美的姿态吸
引游客，还有那些徽味十
足的粉墙黛瓦、红对联红
灯 笼 ，悠 悠 的 栏 栅 小 道 ，
溪水潺潺，晒着太阳的小
猫小狗，无处不是镜头下
的灵动的美景，无处不是
春的生机。

这是卖花渔村最忙的
一季，村里的花农们早早
开始迎接大自然赐予的这
份厚爱，欣喜地开始撒播
新年的希望。山坡上、庭
院里、花园中随处可见忙

碌的影子，施肥、造型、移
盆……卖花渔村的村民与
别村不同，当山区的人们
奔往大城市打工的时候，
这个村里的年轻人却守着
自家的花园丝毫不慌张，
村里年收入二十多万元以
上的人家比比皆是。

初来村子的人，总好
奇村名的由来。沿着山坡
间的小路，爬到山顶上的
观景台，极目远眺，一座座
房屋密集在四面环山的凹
地里，村头像鱼嘴、村腰如
鱼肚、村脚似鱼尾，俨然似
一条大鱼，原来是因村形
似鱼，加上村民基本上都
是靠卖花为生而得名。据
村民介绍，村里人大都姓

“洪”，喻水汹涌，鱼得水则
生机盎然，所以在鱼字边
加三点水。

连日雨绵绵，害羞的
卖花渔村遮起了面纱，在
云雾缭绕中迎接游人。当
雨过天晴，阳光便懒洋洋
地跟随着一拨拨游人的步
伐 ，从 山 顶 到 山 坡 ，到 房
顶，到那一株株生动的盆
景上，卖花渔村的容颜越
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迷人，
频频按下快门却来不及捕
捉。春天的卖花渔村，不
用寻觅，只在偶遇。

春天到了！歙县卖花
渔村，她开始给人们讲述
春天的故事。

􀲼 袁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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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了游览山水的想法，我
们一行五人驱车前往徽州大峡
谷景区。

景区由静静的碧潭始入，逐
渐显现流水、飞瀑，静转为动，流
露出活泼的天性。瀑布之余，流
水在磐石间歇逝去，以飞瀑为背
影，构成了一幅幅水击磐石图。
小心翼翼地站在磐石上，以天水
为背景留念，不枉此行。

流水终归于平静。碧潭写
就了波澜不惊。历经种种磨难，
才寻得一方静谧，任尔东西南北
风，不再起伏。半世宠辱，一生
浮沉，一去不返。不用涂妆，不
必刻画，自能容纳百川。

运动是水的本质，彰显了水
的力量；静止是水的最终形态，
体现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
优良品格。绝对运动、相对静
止，是水的一世，是万物的规律，
不也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吗？人
的一生都在奔跑，奔跑着追求成
绩、真爱和健康。途中被绊倒、
被阻隔，双腿不能行动，心里却
掀起阵阵波澜，波澜助推着我们
再次起步、奔跑、追逐，周而复始
……当经历了各种选择，也经受
了种种考验后，明白了可遇不可
求的道理，心如止水，不再随外
界起伏而变化，开始归于相对静
止。

我自一岁半才开始学会说
话，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口吃患
者。小时候，乘坐绿皮火车，望

着窗外，电线杆上、破旧的墙壁
上，都能看到口吃治疗广告。那
时我想，一个人如果不结巴，应
该是很完美的。只是，我越是刻
意地纠正我的缺点，越是事与愿
违。父母告诫我：一句话，要想
清楚了再说，还是不起作用。不
知不觉，经过了小学、中学，在崇
尚个性张扬的大学生活中，两个
很偶然的机会，接触了演讲和歌
唱，一发而不可收。演讲是将自
己精心准备的演讲稿说给观众
听，歌唱是将创作好的歌词以一
种优美的旋律表达出来，因此，
二 者 几 乎 不 会 暴 露 口 吃 的 缺
点。每当在台上演讲、歌唱，我
真的忘掉了自己是口吃患者，倍
感开心。

我的 30 年人生，是不断克
服缺点的奔跑历程，这就是绝对
运动。在克服口吃症状的历程
中，我逐渐地觉察到，在日常生
活中，口吃症状依然不可避免。
于是，我接纳了这个小毛病。这
就是相对静止。相对静止，或许
是一种无奈，但更多的是生活的
积淀，是一种取舍的智慧。绝对
运动、相对静止，这应该是每一
个人的心声吧。

徽州大峡谷的水，自飞瀑、
经流水、至清溪、终于碧潭。在
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前行着、奔
跑着、追逐着。终点在哪里？我
们并不知道，也许，就蕴藏在片
刻的安宁中吧。

梅花漫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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噔 噔 噔 …… 听 到 一
阵上楼的脚步声，刚满两
个月的胖墩扬扬突然从
妈妈怀里扑到阿婆身上，
两眼瞪向大门。阿婆立

即反应过来：哦！阿公回
来了！阿婆跟妈妈都抱
累了，让阿公抱抱！我们
先吃饭吧，吃好了换阿公
吃！阿公接过扬扬，把他

平躺在沙发上，逗乐一会
儿便说：扬扬，阿公去舀
碗饭夹点菜就来跟你玩，
行吗？一双小眼愣住了，
与阿公对视着，阿公边后

退边保持对视的姿态，片
刻 ，疑 惑 的 眼 神 稍 有 放
松，阿公迅速舀饭夹菜转
身继续对视，小家伙立刻
转为微笑，一双小腿上下
踢蹬了起来！

感言：眼神交流真的
很重要！一旦与孩子确认
过眼神，就与他交换了信
任。现已三岁多的扬扬对
阿公的眼神，仍有一种信
服的感觉。


